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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工宣队找不到原件，

还是这些摘录里有猫腻，他们终于
恼羞成怒了：

“你不肯合作，今天就到此为
止，我们以后会有办法对付你。你
中午在食堂吃了饭，请你付两角饭
钱。”

陈连这点小事也不肯示弱：
“吃饭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我从家中乘公共汽车到清华，来
回车钱三角，应当由你们付。扣去
两角饭钱，请你们给我一角钱。”工
宣队只得摆摆手，让陈育延一走了
之。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过
后不久，安常镇中学便收到了清华
大学调查陈育延的公函。

陈育延离开科学馆后才知道
我因去救她而被扣押了，她大为感
动。她并无太多音乐细胞，但在我
被关押的两个多月中，却常常弹奏
古曲《苏武牧羊》：“白发娘，望儿
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
地谁梦谁？”

这段词实在太美了，也和我们
当时的情况和心境太贴切了。

不仅是陈育延“红妆守空帏”，
我的母亲也焦虑万分。她冒着危
险，多次到科学馆向 414 派的武斗
人员求情。有一次，她感动了他
们，被准许进来探望我。我因为挨
打，一条裤腿被撕破，露出血迹和
伤痕。我怕老母看到后伤心，见面
时我始终坐着，用另一条腿压住撕
破的裤腿。

在我出狱后的头一个晚上，陈
育延十分动情地为我弹奏了这支
古曲。我听后亦大感动，泪如泉
涌。

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
有将我们永久地维系在一起。
1975 年，我们在武汉又戏剧般地分
手。

小说《青春之歌》里，余永泽在
北戴河海边救起了投海的林道静，
两人相恋后又分手。余永泽的原
型张中行先生晚年写《流年碎影》，
言及他和小说作者杨沫（林道静的
原型）的那段合和分：“认定为负
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
各有道。”

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和陈育延
的分手也应当是不错的。

和陈育延以死抗争不同，我虽
然也算得上坚贞不屈，但在大多数

情况下，我是在斗智。七月初
的一天，团派武斗人员用大弹弓向
科学馆的屋顶发射燃烧瓶，引燃了
屋顶上的油毛毡，一时大火熊熊，
整个屋顶被烧毁。而团派的高音
喇叭却颠倒黑白，指控 414 派制造

“国会纵火案”，企图烧死被关押的
团派俘虏。科学馆里的 414 人员
群情激愤，将我们驱赶到烧毁的屋
顶，向我们展示团派的暴行。当
然，在愤怒中也免不了对我们施以
拳脚。

当我们被带回牢房后，看守拿
来纸和笔，对我说：“团派广播说是
我们放火烧死俘虏，你文章写得
好，你将真实情况写出来，我们马
上要广播。”

“城门着火，殃及池鱼”本是古
人的教训，团派这种行为，显然是
不管我们这些俘虏的死活，给我们
制造难题。我不写，免不了一顿毒
打；写真实情况，让团派难堪事小，
我自己“失节”事大。略作思索，我
写了如下一段话交给了看守：“火
起时，我们全体俘虏都在一楼，大
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
现场。火扑灭后，我们又被带回一

楼。我们现在都安全。叶志江”。
414 派的人看了我的字条后，

对我的机智倒是很欣赏。因为我
写了一段既符合事实，却又无法广
播的文字。虽然我确认了俘虏们
的安全，但“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
带到顶楼失火现场”这段话却可能
被团派拿来做文章。

看守对我说：“算你脑袋瓜灵，
不广播了。”我免去了一顿毒打。

除了毒打，在科学馆中最难忍
受的还有饥饿。

我们每天发给两个馒头，大约
下午二点发一个，晚上六点发一
个。没有任何蔬菜肉食之类，只有
一碗盐放在牢房中供食用。从晚
上六点至第二天下午二点，整整二
十个小时饥肠辘辘。

在清华念书的学生中喜欢吃
米饭的南方人居多。当时北京人
的粮食配给是百分之四十玉米面，
百分之四十面粉，百分之二十大
米。对南方学生而言，吃米饭是一
种奢侈的享受。武斗开始后，两派
武斗人员都从各食堂中抢夺大米
和面粉。科学馆里的武斗人员最
初每天都可以吃到米饭。但在科
学馆被围困的后期，由于蔬菜鱼肉
的供应中断，414 派的武斗人员每
天也只能吃面片汤和花卷。上好
的大米只能用来代替沙袋，修筑工
事了。

俘虏们吃的是馒头，但大师傅
不可能为俘虏每顿去做馒头，而是
一次做一个星期的。那个时候，冰
箱之类的东西只有在书中见到
过。六七月份，已是盛夏，天气炎
热。我们吃的馒头也就由热变冷、
变硬、变馊，最后变成了“藕”，掰开
后，真的是藕断丝连了。

但就是这种藕一样的馒头，也
成了我们最美味的食品，需要用二
十个小时去盼望它。

在饥饿难忍的时候，我们采用
精神会餐来安慰我们的肠胃。每
个人都将自己吃过的最好的食品
描述一番。左羽是我们中间最有
钱的，也就成了精神会餐的主讲。
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重讲香酥
鸭的滋味，直到出狱后的第二天我
们一起到王府井去真正品尝了香
酥鸭后为止。

一天晚上，看守突然端来两碗
面片汤，让我和姓蔡的工人喝掉。
一股久违的香味扑鼻而来，碗里还
似乎漂着几片诱人的肥肉。当时
我们六个俘虏合住在一间十分狭
小的牢房中，我可以感到每个人都
被这两碗面汤刺激得直咽口水。
我迟疑了一下，问看守：

“那其他四个人呢？” “只有
两碗，快喝。”看守说。

“那我们分着喝。”我马上提出
建议，不料看守厉声回答：“蔡是
工人，你出身是工人，可以喝。他
们四个成份不好，没有

资格喝。”
那真是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

年代，即使当了俘虏，也得按阶级
成份加以区别！

尽管那两碗面汤如此诱人，但
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更珍贵。我对
看守说：“你拿回去吧，我们都不
喝！”

我和陈育延，以及我在科学馆
中的全体难友，大多是 414 派在孙
华栋被打死后伺机绑架团派人员
作为人质而抓进来的，其中没有一
个人参加过武斗。我们这批人除
了帮助消耗抢来的粮食（陈育延除
外）以外，唯一的作用大概也就是
供他们练练拳脚而已。我们不能
或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情报，没有
宣传价值（唯一的一次宣传机会又
因为陈家宝的逃跑而弄巧成拙），
甚至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因为团派

对我们的生死存亡丝毫不关心。
然而，我们这批人的存在毕竟是清
华百日大武斗的一个侧面，它或多
或少地会折射出武斗期间人们的
心态、行为和命运。

当我们在黑牢中苦苦挣扎时，
科学馆墙外的武斗已从原始战争
演变为现代化战争。两派都拥有
了热武器，除了一般的枪支弹药
外，还拥有土炮和土坦克之类“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真枪真炮
大都是通过各种手段，从外地的解
放军部队或造反派手中搞来的。
据说，有一个学生为了搞到武器，
不惜使用美男计，和某地军分区司
令的女儿谈起了“恋爱”。他利用
出入军区的便利和司令女儿的配
合，搞到了十几支枪。

清华大学是理工科大学，拥有
设备十分完善的校办工厂。武斗
期间，这些校办工厂变成了两派的
兵工厂。清华学生入学后要接受
一个月的金工劳动和训练，车、钳、
刨、铣、磨和焊，样样都会，动手能
力很强。于是，大批土枪、土炮、手
榴弹、地雷、甚至土坦克和装甲车
被两派学生制造出来，并被投入战
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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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和蒋介石联手赶走了

胡汉民和许崇智，同时就形成了
联手控制广东党政和军队的局
面。蒋介石为了巩固这一局面，
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
和汪结为金兰。但是，陈璧君瞧
不起出身青帮的蒋介石，自恃他
们夫妇党内资历远高于蒋，坚决
反对丈夫同其结拜。汪早已被

悍妻训练得服服帖帖，只好对蒋
婉言谢绝。

1925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第
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介石担
任总指挥。东征军力克惠州城，
端掉了陈炯明的老巢。然后，蒋
介石的总指挥部率第三师继续
进攻。“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
当时担任蒋的警卫连连长。当
第三师前进到华阳时，遭遇陈炯
明主力林虎部，被林部击败。蒋

介石急了，亲自跑到前线去督战
也不顶用，全师溃散。

陈赓对蒋介石说：“校长，指
挥部该撤退了！”蒋介石厉声叫
道：“我不走了！我曾训诫你们，
战败死则罢，不战死则杀身成
仁，今天我要实现诺言，不辱黄
埔之名！……”说着就去摸随身
佩剑。陈赓大惊，赶紧夺过佩
剑，急切劝道：“你是总指挥，不
能自杀！这个部队的军官不是

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不是你的
学生。我们撤退到安全地点，再
收拢部队，还可以再打。”

蒋介石本来说自杀就是给部
下听的，实为效法曾国藩，等着部
下救他，给他台阶下。经陈赓一
劝，蒋就不自杀了，被陈拉着跑了
一阵，不久渐渐体力不支，脚步沉
重，喘着气说：“我跑不动了！”

陈赓见状，顾不得自己在攻
惠州城时的脚伤未愈，咬牙背起

校长接着跑，跑到一条河边，找
到一条船，把蒋介石送上船。陈
赓一面组织部队掩护，顶住追击
的敌人，一面把船划向对岸。他
们终于在对岸找到了一处安全
之地，得以休整。此后，蒋介石
对陈赓的救命之恩一直铭记在
心。

第二次东征终以国民革命军
击败敌人而结束，陈炯明被迫出
洋。蒋介石作为主帅功 不可没。

节选三节选三 中山舰之变中山舰之变（（上上））
蒋介石最近比较焦躁，因为他

几乎受不了政治暗斗。除了非议
他的谣言开始流传外，最令他失望
的，是他寄予极大期望的北伐计
划，竟遇到来自于苏联顾问团的阻
力。本来，他对个别苏联顾问还是
颇有好感的，如孙中山任命的国民
党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
伦将军。可是，加伦回苏联治病和
疗养去了，鲍罗廷也回莫斯科汇报
工作并休假去了，换由军事顾问团
团长季山嘉全权负责，麻烦由此而
生。

季山嘉认为，北伐的政治、军

事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
他不了解北洋军阀的实情，过高地
估计了北伐的困难，甚至对国民革
命军有轻侮之意。蒋介石不堪忍
受，开始向季山嘉表达不满，令对
方有所顾忌。

季山嘉为了缓和关系，就找了
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汪精卫。
汪这时并不了解蒋的心理，觉得是
小事一桩，就把季山嘉的原话转给
了蒋，还劝其不必计较。汪精卫的
出面让蒋介石很不高兴。在蒋看
来，汪虽然坐在孙中山原来的位置
上，但并不值得特别尊敬，尤其是
作为军委主席名不副实。

蒋介石左思右想之后，判断季
山嘉的轻侮和疑忌应是个人行为，
不是苏俄对中国革命在方针上的
改变。他在日记中设想，接下来有
三条路可走：一是继续积极推动北
伐，冲破难关；二是从此变得消极，
以减轻责任，为下野留出余地；三
是出国到莫斯科一游，趁机多研究
一下苏俄的经验，为东山再起做准
备。

蒋介石先做了一步试探——
向汪精卫要求辞职，除了黄埔军校
校长一职以外，其他的都辞。汪精
卫大惊，极力劝阻，表示“如因兄糊
涂，致弟办事困难，则兄不吝改

过。”蒋介石随后再加一码，向汪提
出赴苏俄的请求，显示出破釜沉舟
的决心。这一下，不仅汪精卫被逼
得苦苦相求，连季山嘉的立场都软
了。蒋介石心里已经有了底——
他们暂时还没有准备换掉自己。
于是，他开始直接与远方的鲍罗廷
联系，要求换掉季山嘉。

同时，蒋介石在自己的控制范
围内动手，除掉可能的敌人。他感
到嫡系第一军中的第二师师长王
懋功在苏俄顾问和汪精卫那里特
别受宠，有被拉拢的可能，于是果
断下手，突然将其扣押并免职，由
亲信刘峙接任师长。

这一场争斗，以蒋介石获胜而
告一段落，这是他第一次施展政治
手腕成功，令其喜出望外。在1926
年2月27日的日记中，他这样总结
道：“凡事应认明其原因与要点，要
点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
月以来之难境心战，至此稍安，然
而险危极矣。”

于是，蒋介石要展开反击。他
找到汪精卫，声言季山嘉“专横矛
盾，如不免去，不惟党国有害，而且
牵动中俄邦交”。汪精卫不置可
否，反过来劝他不必将情况看得如
此严重。蒋说：“如不准我辞职，就
应令季山嘉回国。”已明显地在要

挟汪。汪还是没有明确表示，但是
答应找季山嘉谈话，把蒋应付过去
了。

汪精卫这时才意识到，蒋某人
已非昔日有勇无谋之匹夫，开始施
展政治手段，咄咄逼人。但是，他
只是想在适当的时机警告一下蒋，
并未真想闹翻，否则，自己还必须
重新物色一个军事上的助手。

一周过去了，蒋介石提出的要
求没有任何积极的效果，他开始焦
虑起来，偶尔会向自己的亲信说几
句抱怨的话。这几个亲信包括：第
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虎门要塞
司令陈肇英，第一军经理处处长徐
桴，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
等。这些人本来就不赞成“三大政
策”，只不过在形势下顺大流而已，
现在，他们发现蒋本人也对苏方和
左派产生了厌恶，感觉有机可趁，
就开始有意挑拨离间。

3月 12日，蒋介石在季山嘉与
他讨论北伐问题时，居然将对方的
方案一一驳斥，全盘否定。汪精卫
觉得这样下去不行。3月 14日，汪
对蒋说，你赴苏俄的请求被批准
了，可以尽快出发。这是蒋言行中
的一个破绽，被汪抓住了。

蒋介石突然感到不妙，他开始
怀疑所有的谣言诽谤等反蒋活动，

都出自于汪的阴谋，顿觉毛骨悚
然，不寒而栗。在他看来，汪精卫
有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支持，又高
踞权力顶峰，可号令其他非蒋嫡系
部队。从这时起，他开始对周围的
一切活动都保持警觉。

3月 18日，欧阳格跟他的侄子
欧阳钟串通，由后者从海军局调
舰，造成军舰异动。欧阳钟的身份
是黄埔军校交通股长，自称接到军
校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奉蒋介石
之命，要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调
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改
名自孙中山避难之永丰舰）舰长是
共产党员李之龙。李虽觉有点蹊
跷，但绝对想不到有人敢假称蒋校
长的命令，所以就签署调令，让宝
璧、中山二舰赴黄埔听命。

3月 19日，蒋介石因事前往广
州，正碰上汪精卫。汪上次给了蒋
一个难堪，还没有机会和解，只好
没话找话说：“你今天黄埔去不
去？”蒋答道：“今天我要去的。”二
人分手之后，汪想找机会再同蒋谈
一谈，以缓和关系，于是两次打来
电话，问蒋：“黄埔什么时候去？”这
使本来就警觉的蒋介石产生了怀
疑：他为什么今天总是急急地来问
我去不去呢？于是改口说：“我今
天去不去还不一定。”（未完待续）

节选二节选二 蒋介石黄埔发迹蒋介石黄埔发迹


